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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人生大事。
有很多细小的事，影响
了高考的结果，甚至是
决定了个人命运。

细节决定成败
我 1977 年 7 月毕业。那

年10月，公社免费举办高考补
习班。由于人数太多，公社决
定进行一次测试，达到一定分
数的人才能在补习班听课。

我们村有 20 多个人参加
测试，只通过了三个人，我是其
中之一。在补习班听了一天课
后，我却决定回家自己复习。
我有自己的理由。第一，由于
时间短、内容多，老师讲得很
快，基本是照本念经，没有听的
必要。第二，“文革”中两年，我
们这届高中生几乎没学啥东
西，听着补习老师讲高中的课，
如做梦一般。第三，我判断，恢
复高考第一年，一定不会只考
高中知识，很可能是初、高中知
识各占一半。要自己两个月重
新学习高中课程，根本不可能，
干脆放弃高中课程，全身心投
入到初中课程的复习……

后来，当坐到考场看到试
卷，我异常兴奋：果然是初、高
中知识各占一半。考试成绩出
来后，我成为村里唯一考上学
的。（河南博爱 张德安 64岁）

1981 年高考，本来数学是我的
强项（考前模拟考试近乎满分），结
果却只考了 35 分。作文是弱项，碰
巧猜对了题目，语文得了 86 分。又
因为语文成绩最好，填报了安徽大
学中文系。强项反而失分，大学入
学后和同学交流，才知道带有一定
普遍性。生活充满偶然的道理，高
考给了我深刻的认知。

那时，考场内没有空调，用于降
温的是从肉联厂冷库拉来的整块冰
砖，足有1米多长，放在一只大盆里，
咝咝地冒着白汽，心理降温效果明
显。家里当时更没电扇，母亲为了
我能休息好，在我躺下后，用芭蕉扇
给我扇风，每晚都一直扇到我入眠
为止。考完最后一门课，回家第一
件事是咆哮着将所有课本、作业本、

试卷撕得粉碎，其癫狂程度类似范
进中举，弄得母亲心疼不已，担心我
脑子是不是真坏了。

那年高考英语统计极为特别，
达到60分及以上，按实际分数计，不
满60分，则减半计算。我理解有误，
恰好考了 60 分，便按 30 分计算总
分，并据此填报了宿州师专地理
系。后经母亲好心且家有考生的同
事提醒，又去改志愿，最后上了本
科。此事除了带给我教训，也让我
体会到，生活中的贵人真的会改变
人的一生。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
天，我正在午睡。父亲兴奋地敲窗
户，我一激灵爬起来，如获至宝地捧
着录取通知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品
读，如饮琼浆，如沐春风。（安徽合肥
雍成瀚 59岁）

我初中毕业后回乡下务
农，1957 年 8 月成为村小学
代课教师。课余时间，我坚持
复习功课。1959 年，在亲友
的鼓励下，我怀着试试看的心
情报名参加高考。

那天，我带上书本和几个
凉馒头，冒着大雨，徒步15公
里来到县城。晚上，我和衣躺
在县影剧院走廊下的草席上，
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听着淅淅
沥沥的雨声，感到冷清又无
助。考试结束，过了一段时
间，住在县城的堂叔跑来告诉
我，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的成
绩是全县第二，但未被录取，
因为体检出了问题。当时，在
测试色盲时，我没在意，随便
说了说，医生在一张单子上写
上“色盲”二字……

得知结果，我很懊悔。但
我还是坚信，高考会改变自己
的命运。于是，我又振作精
神，倾尽全力复习。1960年，
我再次参加高考，被地区师范
学院录取。毕业后，我留校成
为老师。（江苏镇江 朱怀宝）

体检没过关
第一次高考失利

在补习班
只听了一天课

经人提醒改志愿上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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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我从高小毕业，回
家当了农民。当年，我们村成立
了初级农业社，我也成为农业社
的社员。那年夏季锄苞谷，我和
仲善、儒合、孝礼搭班。他们几人
都是壮劳力，我虽然年小身瘦但
舍得出力。我们四个人一天锄了
13亩多地的苞谷地，一人挣了30
多分工。我们真是拼命干的，却
因为锄地太多遭人嫉妒。

7月份，太阳红似火。一大片
地里，连一棵树都没有，没个歇凉
的地方。我们干脆不休息，一人
锄三行苞谷地，一个追一个往前
锄地，汗出个不停。为了赶进度，
汗水糊住眼睛时，我才擦一把
汗。因为我们干得特别快，挣的

工分比别人高出许多，有人就嫉
妒，找生产组长说我们锄的地不
合格，要求返工。我们不服，拉着
生产组长到地里仔细检查，没找
出巴掌大一块没锄到的地方。最
后，组长也挑不出毛病，只好说：

“人家有意见嘛，你们就好好检查
检查。实在没有问题，你们就坐
在地里休息休息吧！”

那时农业社虽然刚成立，但
一些尖滑的人还是投机取巧，混
工分。这件事虽小，但它折射出
来一个道理：“懒人要把勤人拖成
懒人。”你干得多，他嫉妒，逼得你
和他一样磨洋工。大家都磨洋
工，庄稼长不好，农业社还怎能办
下去？（陕西西安 田玉成 84岁）

锄地太多惹人嫉妒

我十多岁时，娘是家里大忙
人，一天到晚做家务、干农活。每
当需要给姥姥家捎个话，或是送
去几个鸡蛋、拿回二两纺线等，娘
就让我替她跑一趟。时间长了，
街坊邻居都称我是小“交通员”。

我们家距离姥姥家有八九里
地，一路上要过两道难关。一是
长年流水的小河。一般是踩着河
水中的石头过河，涨水时得卷起
裤腿蹚水过河。二是黄沙岗那段
坡陡沙厚，行走困难。但只要到

了岗顶，就能看到姥姥家了。到
了姥姥家，表兄弟们陪着我玩，舅
父舅母问长问短，姥姥做最好的
饭菜……回家时，姥姥、姥爷一遍
遍地嘱咐我路上要小心点，亲自
或差人送上一程。完成娘交给的
任务，我轻松自在，若天色还早，
就在沙滩上翻跟头，到草丛里捉
蝈蝈，或下河摸鱼虾。

如今，回想那些年做小“交通
员”的时光，仍觉得非常开心。（河
南尉氏 张世成 70岁）

给娘当小“交通员”


